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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与车
不妨八卦

一位大叔朋友新近买了辆越
野吉普，拉了一车男男女女的朋友
绕着长江大堤转悠。江风习习，大
叔嘴里第五遍嘟囔着“这车没那么
耗油”的时候，终于引得一车爆笑。

在我们这地处平原的水乡小
城，SUV(运动型多功能车)让人颇
有点宝刀无用武之地的感慨，外带
不菲的价格，与五十岁人身份年龄
并不相称的款型，如果再加上“耗
油”一项，几乎相当于宣告大叔此
次大额消费行为的全面失败———
沦落为炫富的恶俗流派，于是引得
他一再在耗油量问题上告白与纠
结。

其实，即便真像朋友说的“这

车更适合你儿子开”，又有什么关
系呢？要知道，男人对香车宝马的
追求，就如女人对钻石皮草的热
爱，你如果告诉某个姑娘，这件皮
大衣不适合她，她多半也会不以为
意和报以白眼吧。

记得某相亲配对节目里，男嘉
宾用各种车比喻各类女人，引得女
嘉宾群起而攻之，我觉得实无必
要。真的，有些时候，男人对车子的
重视与挑选，不亚于对女人。车是
他们贫贱时的梦中情人，富贵时的
壮志得酬。没钱的时候，男人对车
就有与生俱来的亲近和向往感；钱
够的时候，车是他们让自己舒适、
给家人照顾的工具；钱多的时候，

车还承载了彰显男人身份、地位、
品位的重任。一切的感觉和需求，
都与男人对女人十分相似。

开着越野车“散步”的当口，业
务繁忙的大叔接了两个电话。一个
是管他借钱的朋友，大叔问了数额
用途后，简要答复：我自己正投资
开发一个项目呢，实在帮不了你。
转过头却和我们说，借给人小钱，
我不愿意，没赚头有风险，回头很
可能连朋友都没的做；借大钱，我
会考察对方项目的可行性，然后
考虑投资入股，不过，是投资，不
是借。

另一个电话是大叔的儿子打
来的，儿子从他手上接下一个小加

工厂，独自打理经营大半年了，现
在到了业务繁忙的季节，订单多
了，找老头子借钱周转。大叔当然
不是腾不出钱来，他依然拒绝了，
还跟我们说，这孩子真是不成气
候，我把厂交给他了，他就该独立
经营，自己想办法抵押融资，不能
一没钱就管我要，一有问题就等着
我给解决。

“才大学毕业一年，又是你交
给他厂子，有问题他当然先想到找
你了。”有人说。

“生意就是生意，他得学会自
己想办法。”大叔答。

看大叔处事的精明决断，我们
知道越野吉普只是他一时的心血

来潮，他花每一分钱，都没有也不
会脱离谨慎谋利的基本轨道。

想想，大叔的前一辆座驾奥
迪，就十分靠谱地契合他的需求和
世人眼光，稳定、平和、大气，价格
上非极品，更非庸品，温文尔雅地
显示着男人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

如今的越野吉普，很 man，很
悍，很激情，在城市中左奔右突，也
许是一个中年奔微老男人的青春
梦的延续吧。

“你就自己开着这车，别给你
儿子。”我建议。

大叔点点头，掌控方向盘的
大手，志得意满的表情，和越野
车，很配。

□童卉欣

我们家族的女孩多，总是叽叽
喳喳闹成一片。那年，从城里来了一
位表姑。她一来，我们一群女孩立即
安静下来，盯着她看个不停。她嘴巴
红红的——— 涂了口红，真漂亮！

她像女王一样站在我们中
间，把水果糖一颗颗分给我们吃。
我们的兴趣却都在她红红的嘴巴
上，怎么那么好看呢。表姑走后，
我们学着电影里的情节，把红纸
在嘴巴上抿一抿，涂红嘴唇。一群
小丫头嘴巴都不敢闭上了，就那
么翘翘地嘟着，话也不敢说了，生
怕那红红的颜色掉了。我妈和婶
子们见了，哈哈地笑弯了腰，我们

却觉得自己漂亮极了。
后来，姑姑买回来一支名副其

实的口红，细细的一根，旋开盖子，
露出嫣红温润的膏体，分外诱人。
姑姑对着镜子，小心翼翼地涂着，
她小巧的嘴巴立即成了一朵饱满
鲜活的花。我在一旁羡慕得不得
了，姑姑摸着我的头说：“你长大
了，也会涂口红的。”涂上了口红的
姑姑，骄傲地抬起头，眼神里满是
自信，仿佛自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
女孩儿。那年，说媒的人快把姑姑
家的门槛踏破了。奶奶对姑姑说：

“南头李家的儿子有亲戚在大城
市，行不？”姑姑对着镜子涂口红

呢，她头也不抬说：“不行，长得跟
猪八戒似的。”“东头王家有钱，行
不？”“不行，矮得跟武大郎似的。”
后来，姑姑果然找到了自己心中的

“高富帅”，两人恋爱了。我总是偷
偷想，如果姑姑亲一下他的脸，一
定会留下两片红色的花瓣吧。我固
执地以为，姑姑是因为涂了口红，
才漂亮得那么霸气的。

我长大以后看书，看到很多关
于女子美容的描述。《楚辞》中说到

“粉白黛黑，唇施芳泽”，可见那时
候的女子已经懂得用芬芳光亮的
颜料来美化嘴唇了。白居易诗中的

“樱桃樊素口”，说樊素的嘴小巧鲜

艳，如同樱桃。我便以为，樊素一定
是涂了口红的。《红楼梦》的女子们
自制了胭脂往嘴唇上涂抹，吸引了
贾宝玉的痴爱。总觉得红唇有爱情
的味道，那个“为悦己者容”的女
子，一定会精心地涂上口红；那个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
无”的女子，也应该会问问口红涂
得是否恰到好处吧。

我第一次买一支口红，也是
因为爱情。总是在喜欢的人面前
拼命地展现美丽。我一直活在姑
姑的爱情故事里，以为一支口红
可以为自己赢得心仪的爱人。我
没有姑姑生得漂亮，但口红给了

我同样的自信。镜子里，我白净的
脸庞，配上淡红色的口红，我觉得
自己像一朵绽开的桃花，绽放在
爱情的季节里。

一位失恋的朋友，陷在痛苦
中，面容憔悴。她哭天抹泪地说，
我怎么就在一棵歪脖树上吊死
了？我劝她，天涯何处无歪脖树。
她打起精神，梳洗打扮一番，涂上
最鲜艳的口红，人立刻就灵动起
来。她说，她会笑着赶往下一个春
天，去寻找爱情。

口红，是天使遗落在人间的
魔术棒，轻轻一点，女人的世界就
绚丽起来。

口红
潮男潮女

□马亚伟

第一次看《欲望都市》的时候
我多大？

不记得了。那似乎还是上世
纪的事情，我年轻，对爱情，对性，
对身体，对欲望，都一无所知，却
自以为无所不知。我有的不过是
几条终将被证伪的理论，我却已
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这也
正常，工程师也分高工和助工。

于是我看《欲望都市》，的确
是隔岸观火，隔着太平洋的浩瀚
波浪。她们的活色生香与我无关，

她们提到的品牌我一个也没听说
过。故而我无动于衷，我以为世界
是世界，我有我小小的茧，欲望离
我很遥远，我的意志足够强大。

我只差没当凯莉们是“资产
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美食、华
服、男人，值得那么追慕吗？一些
陈词滥调比如“平平淡淡才是真”
被我奉为圭臬。我对生命很乐观，
以为一切都触手可及，都尽在掌
握，因为我是一个“对女郎”，所以
我一定会得到“对感情”。

后来……

我离开我的母城，投入异乡。我
与新城朝夕相处，我渐渐熟悉地铁
里的冷冷气息，非常金属化。而我，
曾经在地铁里接电话，在对谈间失
控、哭骂，前前后后那么多诧异的脸
孔，我不是不知，但我顾不得——— 若
你在人海茫茫间，在喧嚣的街头，见
过一张哭得稀里哗啦的脸，明知不
能安慰，请转过身去，假装不曾看
见。

欲望是什么？我只知道，我想
玫瑰与牡丹，得到的，不过是链与
鞭。都市有如荒漠，谁是我的甘泉？
幸福是天堂，我将走过怎样的天国

历程？
我认识了越
来越多《欲

望 都

市》般的女子，美丽，富有，有地位，
有自觉，与各种体面男人周旋。锦
衣华食，眼泪也一样涩。而她们的
手，如我一样，写满了辛苦劳动的
痕迹。我听过那么多哭泣，我开始
一次次说：“会好的，会好的。”是安
慰，且空洞无味。我按向自己的胸，
我的心碎过多少次，但的确都好
了。我仍然尊重爱情，但也时常怀
疑，也许爱情不过是性欲的延伸，
我们说爱，只是为了给欲望一点尊
严，为了避免承认自己不过是发情
的兽。

我胖了，瘦了一点点之后，我
仍然是一个大胖子。给我拍照的摄
影师很温柔很耐心：“头抬一点，下
巴探一点儿出来——— 这样就看不
到双下巴了。”即使看不到双下巴，
照片上的我仍有深刻的颈纹。他们
说颈纹无法修饰，正如眼神。

而现在，电影版《欲望都市》
都已经是明日黄花了。凯莉和她
的“大先生”，一对璧人，在纽约街
头开怀大笑，他们身后，曼哈顿的
高楼沉静遥远一如旧日。

似乎一切都不曾改变，可
是……她们粗壮的小腿肚，收腹裤
也掩不住的小腹，还有眼神。她们
曾经是簇新的金币，渐渐被无数人
的手摩挲得旧了。故事里面，她们
得到幸福了吗？故事外呢？

龙应台说：“曾经相信过海枯
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后来知
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
很容易烂。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
海，不会再成桑田。原来，自己脚下
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毁灭。海枯
石烂的永恒，原来不存在。”

欲望不死，城市永存，女主角
曾经是她们，也曾经是我。

欲望不死，都市永在
滚滚红尘

□叶倾城

爱情的健康范围
情场眼色

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
期，有许多不寻常的爱情佳话，如
今回看，这些佳话极有启人心智
的意义。如果说爱情里有些绝症
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可以从中探
寻出一些抗癌良方。

故事一，瞿秋白和杨之华是
一对著名伉俪，其实初相识时，两
人都已结婚，他是她的老师。后来
瞿妻病故，瞿秋白渐渐爱上了杨
之华。当时杨独自在上海读书，而
她老公沈剑龙在家乡拈花惹草。
杨多次写信，沈只字不回。杨内心
对瞿秋白的翩翩风度和绝世才
华也十分倾慕，但发觉瞿对自己
的感情后，还是不知如何是好，于
是回了萧山娘家，暂时回避。瞿秋
白不愿放弃，追到萧山杨家。当时
沈剑龙也在萧山，而沈和瞿居然
一见如故，沈对瞿的人品与才华
十分景仰，然而面对复杂的感情
问题，他也很矛盾。于是三人开始
了一场奇特谈判：先在杨家谈了
两天，又去沈家推心置腹谈了两
天，最后又转到瞿秋白家谈，当时
瞿家家徒四壁，连张椅子都没有，
三人就坐在一床破棉絮上谈。谈
判结果，是在上海《民国日报》上
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瞿秋白
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二是沈剑龙
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三是瞿秋白
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很快，
瞿、杨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
剑龙亲临祝贺。更有意思的是，沈
曾送瞿一张照片：沈剃光了头，身
穿袈裟，手捧鲜花，照片上写着

“鲜花献佛”四个字，意即他不配
杨之华，他把她献给瞿秋白。

故事二，是那段堪称经典的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爱情。二人结
婚后，林徽因身边一直不乏追求
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金岳霖和
徐志摩。有个细节很多人都知道
了，说有一次林徽因对梁思成说，
她苦恼极了，因为自己同时爱上
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梁思成
苦苦思索一夜，认为金岳霖比自
己更好，于是他告诉妻子，她是自
由的，如果她选择金岳霖，就祝他
们永远幸福。林徽因又把一切告
诉了金岳霖。金的回答更令人惊
异：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我不能
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
该退出。此后，三人相互间更加信
任，甚至梁思成与林徽因吵架，也
是找金岳霖仲裁。而徐志摩与林
徽因的感情就更不寻常，生前的
种种不说了，1931 年徐志摩乘飞
机失事，林徽因闻讯当场昏倒，后
来她让前去奔丧的梁思成带回
了一块飞机残骸，并一直把那残
骸挂在自己床前，达二十四年之
久。你说梁林感情不好？当然不
是。他们一生一起走南闯北，琴瑟
和鸣非常恩爱，到 1955 年林徽因
病重住院，听说梁思成处境不好，
忧愤交加，拒绝吃药，终于在那个
冬天离世，而在她离开的那个清
晨，梁思成被扶到她的病房，从不
流泪的他哭得不能自已。

故事三，是关于傅雷与朱梅
馥。婚后，朱用菩萨一般的性情一
次次扑灭傅的躁烈，朱梅馥在家
书里对傅聪说：我虽不智，天性懦
弱，可靠了我的耐性，对他无形中
有些帮助，这是我觉得可以骄傲

的。浪漫的傅雷婚后有过多段婚
外情，某段时间，他发了狂地追求
学生的妹妹，朱梅馥知道后，依然
宽厚地容忍他，把那个女子当朋
友对待。后来该女子离开了上海，
若干年后她说，她是被朱的善良宽
容打动，无法面对，主动退场的。到
1966年，傅雷与朱梅馥在家中双双
服毒自缢身亡。为防踢倒凳子
的声音吵醒邻居，他们还事先
在地上铺了一床棉被……朱梅
馥曾对傅雷说：为了不使你孤
单，你走的时候，我也一定要跟去。
她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每一段爱情，都是上天随意
播撒下来的树种，有些种子连发
芽的机会都没有，有的就算发了
芽也很快枯死了，而那些真的有
幸生根吐枝的，也一定会遭遇各
种磨难：生虫长疤，营养不良，暴
风袭击……这个时候，如何应对
十分重要，同样一棵树，不同人
养，结果可能完全不同。不管不问
任其自生自灭是一种，虫来了捉
虫鸟来了轰鸟是一种，把捉来的
虫子喂鸟让鸟在树上坐窝，也是
一种。最可惜的，是根本不了解那
树的根扎得多深、生命力多旺盛，
单单因为一根枝丫生了虫，便干
脆拔掉整棵树，结果落得满心
遗憾和伤痕。其实爱情的健康范
围很广，关键是我们能不能以宽
容、健康的心态去审视它。有时候
你以为到了绝境，但很可能低低
头，退一步，转个弯，它便绝
处逢生了。

□李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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